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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杨绛小说中的男性形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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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在“五四”新文化浸染下成长起来的女性作家，杨绛从小说创作开始就努力摆脱男权意识的影响，用其独
立的眼光来审视社会。她的小说在塑造了一批女性经典形象的同时，也描绘了一批特色鲜明的男性形象。这些男性角色主要
是知识分子，他们品格虽有高低之分，但爱情都充满失落无奈，事业上少有成就，且性格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缺点和弱点。杨
绛通过这些形象的塑造，消解了男性霸权，冷静地呈现了知识分子群体的工作和生活，委婉地反映出人生的局限和社会的荒

诞。解读杨绛小说中男性形象的丰富内涵，是欣赏杨绛作品艺术、探索知识分子内心、解读社会现象的有效途径和独特视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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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ale Images in Yang Jiang＇s Novels
WU Xuefeng

( President Office，Wuxi Ｒadio and TV University，Wuxi 214011，China)

Abstract: Yang Jiang，a woman writer，grew up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ay the Fourth new culture． She
got rid of the influence of male chauvinism and investigated the society with her unique perspective when she
started to create her novels． She created a group of classic images of women in her novels and at the same time
she also described a number of distinctive images of men． These men are mainly intellectuals，and no matter they
are noble or ignoble in character，their love life is full of disappointment and helplessness． These male charac-
ters have their shortcomings and w eaknesses． Yang Jiang undermines the male patriarchy，calmly pres-
ents the intellectuals＇ w ork and life and gently reflects the absurdity of the limitations of life and society ．
Understanding the rich connotation of male characters in Yang Jiang ＇s novels is an effective w ay and a u-
nique perspective to appreciate her art，to explore the intellectual＇s inner w orld and understand social phe-
nom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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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男权意识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绝对霸权，文

学作品中男性形象的塑造被深深地打上了男权意识

的烙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使得不少青
年女性意识到个人要有独立的人格，要追求婚姻自

主、恋爱自由，女权意识逐步被激活和尊重，男性
的绝对霸权渐渐开始松动，这种变化在现代女性文

学作品中逐渐显现。作为在新文化影响下成长起来

的女性作家，杨绛从小说创作开始就努力摆脱男权

意识的影响，显示了其审视社会的独特眼光。在现
当代文学史上，杨绛无疑是一个边缘的作品不多的

作家，但确实有其特殊的价值。［1］杨绛小说没有作
社会变革、人民抗争的宏大叙事，她将笔触更多放
在知识分子的情感、生活的描写上，绘就了一幅幅
儒林众生相。她的小说塑造了一批性格各异的女性

*收稿日期: 2013-11-24
作者简介: 吴学峰( 1976 － ) ，男，讲师，硕士，从事专业: 现当代文学。



形象，也描绘了一批独具特色的男性形象。这些男
性形象与女性形象共同展示了复杂的人性与社会，

为读者了解杨绛作品内涵、探索知识分子内心、解
读社会现象提供了有效途径和独特视角。

1 儒林众生相: 人物性格特点鲜明

杨绛小说中塑造的男性形象主要是知识分子，

其他的身份类型较少，但这不代表人物性格的同质

化。杨绛在塑造人物时，能巧妙抓住每个人物性格
的不同点，活画出不同人物的真实灵魂。《大笑话》
描写了温家园里勾心斗角的知识分子及其夫人们，

其庸俗无聊的性格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洗澡》进一
步深化和丰满了《大笑话》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小说
中许彦成、余楠、罗厚、朱千里、汪勃等一批男性
知识分子，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他们或质朴，或狡

诈，或真诚，或油滑，性格迥然不同。他们不同的
性格特点和精神追求呈现出了他们的品性和灵魂，

也决定了其遭遇和命运。小说也被称作是“半部《红
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2］。
杨绛笔下没有英明神武的人物，每个人物都有

缺点和弱点，即使是在外界看来素质较高、超脱世
外的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心高气傲、追求独立是知
识分子普遍具有的性格特点，不满现实、批判现
实、逃离现实或改造现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行动宗
旨，但生活在特殊社会下的知识分子的努力有时却

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力不从心的抗争。《玉人》中的
郝志杰因为母亲生病留在沦陷的上海教书，母亲去

世后，“他立意不要那个家了”［3］39，要到后方去，结
果在离开上海的时候被车撞成骨折，只能继续留在

上海。他不愿做没有出路的“推磨的老牛”［3］42，在
苦闷彷徨的时候怀念梦中情人“玉人”，但当“玉
人”出现在他面前时却发现她是一个庸俗不堪、爱
占便宜的市侩，美好的形象被击个粉碎。郝志杰最
终认识到自己原是“驯良的牛马，不是吃人的老虎
狮子———或臭虫跳蚤”［3］45。郝志杰性格倔强，却不
得不在现实和命运面前低下了头。《鬼》中的胡彦是
大学高材生，自以为毕业能留校当助教，结果职位

被人占去，女朋友也因此分手; 本以为可以胜任家

庭英语老师，结果被王家少爷在背后嘲笑发音不

准。《洗澡》中的法国文学专家朱千里讲话油腔滑
调，喜欢与领导顶嘴，对异性动手动脚，自视水平

不凡，风流才子，却在家里动辄便被老婆辱骂，在

单位也不招人喜欢，在“洗澡”运动中被批斗得颜面

扫地，狼狈不堪，自杀未遂。男人的溃败和退缩，
消解和颠覆了传统的男性英雄形象，也显示了社会

现实的残酷。
工于心计的男性形象在杨绛小说中占据重要的

地位，《洗澡》中的余楠是这种性格人物的典型代
表。虽然许彦成是这部小说的男主角，但故事是从
余楠开始的，杨绛对余楠作了重点的描绘。余楠
“识得风色，能钻能挤”，解放前“结交了三朋四友，
吹吹捧捧，抬高自己的身价”，混了个“刊物”主
编［3］51 ; 解放后，通过欺骗撒谎混到了“文学研究
社”，靠拍马巴结傅今、施妮娜等人，混到了图书资
料室主任、外文组组长的位置; 拉帮结派，乱扣帽
子，企图批判姚宓。他精明小气，自私自利: 请客
安排在家里，不掏腰包还可以报销; 控制家里财

政，连卖废纸的钱都要; 结交女朋友胡小姐，却一

毛不拔，还想着胡小姐带她出国。他撒谎骗人总能
找到正当理由，自己还深信不疑。与胡小姐分手
后，余楠的出国梦化为泡影，却对妻子说: “有些事
是不能做交易的! 我讨饭也不能扔了你呀!”［3］100他
没有说真话，也通过了“洗澡”运动，便觉得自己
“像一块经过烈火烧炼的黄金，杂质都已炼净，通
体金光灿灿”［3］112，但在外人看来“只像打伤的癞皮
狗，趴在屋檐底下舔伤口”［3］135。余楠庸俗市侩，灵
魂肮脏，是一个伪君子和娼妓型知识分子。通过余
楠，作者暴露了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丑恶，也表现了

这个群体中人物关系的微妙和复杂，小说显得意味

深长。
杨绛小说也刻画了一些热心助人的男性形象，

如 ＲOMANSQUE 中的叶彭年，《大笑话》中的林子
瑜，《洗澡》中的罗厚，他们的热心相对于外界的重
重机关，显得可贵而渺小。叶彭年被绑架; 林子瑜
被设计陷入绯闻; 罗厚仗义执言，但他的性格、出
身都预示了在日后更大风暴中的遭遇。杨绛小说中
的每一个人物都个性突出，立体鲜明，不仅丰富了

小说的内涵，而且引人深思。

2 人生局限性: 爱情充满失落无奈

在杨绛小说中，男性在情感的道路上大多充满

了无奈和失落。与“五四”时期主流女作家不一样，
杨绛并不结合女性反抗和社会革命去描写男女情

感，不再将爱情的失败归结为封建传统势力的阻

挠，也不以此来衬托女性独立意识的增强。她“不
再陶醉于超凡脱俗的理想化的爱情世界，不肯再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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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飘满鲜花的玫瑰之旅，而是将婚恋的世态拆解在

我们面前”［4］。杨绛以世俗化的态度，展现了人物
的内心世界，呈现了情感背后错综复杂的社会现

实。
中国传统文化中，男性是婚恋的主动者，杨绛

突破了这个传统，塑造了一些在情感上被动的男性

形象。《璐璐，不用愁!》中的汤宓和小王都是璐璐
的追求者。小王家里有钱，且对璐璐死心塌地，完
全被璐璐控制; 汤宓外形高大，但爱使性子，在言

行举止上看似不在乎璐璐，实际上内心却非常在

意，并希望璐璐家里能够同意他们的结合，两个人

的喜怒哀乐完全受制于璐璐的选择。两个男人的情
感失落来自于璐璐的庸俗想法，从更深层次上看，

是纯真爱情在社会庸俗面前的溃败。ＲOMANSQUE
中的叶彭年被绑架后是梅解救了他。梅造型多变，
可以俗气夸张，也可以清纯可人。两个人的约会时
间和地点都听从梅的安排，当叶彭年主动要求私奔

时，梅却神秘失踪了。传奇浪漫的爱情无果而终，
也意味着浪漫与现实有难以调和的矛盾。《小阳春》
的男主角俞斌博士是步入中年的大学教师，他觉得

妻子非常无趣，希望从自己的女学生胡小姐那里得

到爱情的补偿，感觉被人发现时，就“收缩成一个
赤手就擒的小偷儿”［3］211。他觉得胡小姐是“饱含着
电的乌云”，自己“像一支颤巍的铜丝，等候着触
电”［3］214，当情书最后被俞太太发现后，俞斌选择
了与胡小姐分手。俞斌在婚外恋中畏手畏脚，非常
被动，其自私自利、伪善庸俗是主要原因。上述男
主角虽然处于被动地位，至少还知道自己所作所

为，《鬼》中的胡彦在自己不知情中便参入了情感事
件。被近视眼的胡彦多看了两眼，贞姑娘便以为他
看上了自己，深夜赴会，导致胡彦一辈子都认为自

己遇上了鬼，其实一切都是阴差阳错，却又机缘巧

合。小说借此表明: 人生拥有更多的是命运的嘲
弄，而不是正义的扶持。［1］

杨绛小说中也描写了一批在男女情感上比较主

动的男性，但他们在婚姻道路上的出轨给生活平添

了波折和烦恼。ＲOMANSQUE 中的令仪是个品学兼
优、情趣高雅的大学生，但其未婚夫叶彭年却喜欢
梅给他带来的浪漫和刺激，到头来却是梦幻一场。
《小阳春》中的俞斌承认妻子蕙芬“是好太太，头等
的好太太”［3］234，但觉得她白、胖、无趣，胡若蕖给
他带来了新鲜的感受，自己仿佛遇到了“小阳春”。
小说借俞斌的人生小插曲，展示了碌碌无为却自命

不凡的庸常之辈的可笑表演。［5］《洗澡》中的余楠自

命为仪表堂堂的才子，婚外恋是其贪图女色的本性

使然。他把自己的妻子当成奴仆，无视其存在，放
肆地与女性接触。他不愿离婚，为的是享受妻子提
供的周到服务; 她追求胡小姐，想着占她便宜，还

能跟她出国。因为小气抠门，胡小姐弃他而走，妻
子也鄙视他的卑劣为人，希望他离开。欺骗、小气、
算计只能占得一时的便宜，在“洗澡”运动中，他最
终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可以说，余楠在情感
上、为人上都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与余楠品格形
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彦成，许彦成的妻子杜丽琳是个

“标准美人”，许彦成与她的结合，不是因为她的美
貌，主要是因为杜丽琳的追求解决了母亲的逼婚，

故许彦成非常感激她，但不是爱她。婚后，他也没
有因此沾花惹草，直到他与姚宓的相遇，如同“彼
此间已有一千年的交情，他们俩已经相识了几辈

子”［3］359。这种超越个体生命大限的心里感觉，表
明精神恋爱已达到了极致的境界。［6］74许彦成和姚
宓的爱情是“发乎情而止乎礼”，始终在理智控制之
下的。［7］许彦成不喜欢杜丽琳霸占着自己，追求在
婚姻中的独立自主，打算和杜丽琳离婚，并对姚宓

表示: “我怎么也不能失去我的‘她’———我的那一
半”。姚宓回信道: “你的‘她’是否承认自己是你的
‘那一半’?”［3］374为了防止杜丽琳受到伤害，许彦成
和姚宓的情感最终处于君子之交的状态。在“洗澡”
运动中，他们三人没有互相攻讦，运动成了他们品

行的试金石。可见，作者描写的不是爱情本身，而
是爱情对人格的考验。［8］许彦成的两段情感都是苦
涩和无奈的，这是“那些好不容易拥有了一份现代
精神的中国知识人的生命局限的体现”［5］。

3 现实荒诞剧: 工作事业少有成就

杨绛的小说创作主要集中在 20 世纪 40 年代和
改革开放时期。20 世纪 40 年代前期，杨绛身处在
日本统治下的上海，日本侵略者在文化上实行有重

点统治和防范，使得作家在话语缝隙中获得了“牢
狱的自由”［9］207。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政治环境的
宽松，杨绛又一次焕发出了创作活力。经历过磨难
的杨绛并不去描写宏大的历史场面，对社会变革与

政治风潮也着墨不多，更没有对社会不公和人性散

失的控诉。无论在哪一个时期，杨绛的小说创作都
没有去贴近主流，而是将其冷静的目光投射到人的

日常生活中，通过普通人的故事和言行来展现人的

心灵世界和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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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成功是现实中的男性所重视和追求的人生

目标。杨绛在小说中把男性的事业发展糅杂在日常
工作和生活纷扰之中，有意识地忽略他们在事业上

的表现。从小说中男性的情感生活来看，他们在事
业上缺少成就，呈现了人生的无奈和现实的荒诞。
杨绛的早期小说《璐璐，不用愁!》融入了作者对男
性事业与爱情的初步思考。作品中汤宓、小王是两
个截然不同的男性。汤宓高大帅气，但脾气大，且
家境贫穷，将来可能一辈子都不能做官; 小王矮

小，不够气概，但父亲是大官，家里有钱，脾气又

好，这是摆在女主角璐璐前面的两难选择。两位男
性在事业上都没有成就，看似在一条起跑线上，但

未来的前途已有定论，杨绛委婉地展现了这种不公

平。当时璐璐的选择天平已经倒向了小王，虽然两
位男性最后都离开璐璐，但汤宓是最终的失败者。
事业的发展不在于外貌与身材，更多在于家庭出

身，这也是男性在人生关键点上的痛苦和无奈。与
汤宓相似的还有《鬼》中的胡彦，胡彦自认为大学毕
业后能留校当助教，“谁知以善吹、善拍、善钻绰号
‘三宝’的同班生，竟把他满以为拿准的职位占去
了”［3］374。胡彦本来夸下海口，在中秋节将女朋友
带回去，结果女朋友也不理他了。这是一串因果关
系，事业的发展靠“吹”、“拍”、“钻”，而所谓“爱
情”基于事业成功，带着强烈的功利色彩。胡彦最
后为王家少爷补习英语，糊里糊涂与贞姑娘发生了

关系，留下了血脉，为贞姑娘和王家都立下了“功
劳”。有意发展的事业无成，无意做的事却“功德无
量”，这不能不说是一部人生荒诞剧。
胡河清说: “杨绛的作品之所以值得珍视，正

在于她以隐迂曲折的方式向人间传递了一点这所智

慧迷宫中的真实信息。”［6］83杨绛小说还描写了一些
具备事业基础的男性形象，但他们在自己事业发展

轨道上或偏离，或停滞不前，其中个人的原因和社

会的因素是作者叙述的重点，使读者获得了窥探男

性品质与社会现象的重要窗口。《小阳春》中的俞斌
是“有声望有成就的余博士”［3］440。他所谓的事业成
为了吸引女学生的工具，他对事业的努力也放到了

情书写作上，胆小自私、可笑可悲的男性形象便跃
然纸上。《洗澡》中的余楠是俞斌的升级版，他解放
前做大学教师，能“哄骗学生”［3］; 混到了刊物主
编，于是追求胡小姐，却一毛不拔，想占胡小姐便

宜，还想利用她谋求事业更进一步的发展。杨绛在
小说开始就描写了余楠令人可笑的丑陋表现，为故

事的发展奠定了基调。余楠的事业发展建立在溜须

拍马、撒谎哄骗基础之上，物以类聚，这种品质的
人混到了“文学研究社”，与其过从甚密的人的品质
和才学也可想而知，即在外界看来清高的知识分子

也有很多蝇营狗苟的无赖之徒。解放后，余楠集合
了施妮娜等人搞出的研究成果，只不过是攻击姚宓

的文章，没有丝毫学术价值。与余楠生活在同一个
世界里的许彦成是个博学多才的知识分子。读书的
时候，杜丽琳认为他将是个博士的料，主动向其求

婚，但是他利用留学知识钻研自己喜欢的学科，对

学位不感兴趣。他有深厚的学术功底，留学期间协
助美国哲学家完成专著，与英国学者合译《抱朴
子》。解放后，许彦成在“文学研究社”，不重名利，
没有职位，除了指导姚宓之外，也没有什么成果问

世。对许彦成，作者虽然没有特意表现他事业的发
展，但在无休止的人与人的斗争中，许彦成的才学

无法施展，学术没有成就，显然是令人扼腕。余楠
和许彦成在学术上，没人获得成就; 在名利上，余

楠胜出一筹，只是因为其品德更加恶劣，将自已伪

装得更好，更加适合社会环境。他们的经历侧面显
现了其所处的社会现实的荒诞。无论人品好坏、水
平高低，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知识分子

动辄得咎，没有也无法将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之

中，只能纠缠于日常生活，从而使高尚者变得平

庸，平庸者变得庸俗。“洗澡”也不能使人脱胎换
骨，“原因是谁都没有自觉自愿”［3］。

4 结 语

在“五四”以来的女作家中，杨绛的小说创作是
独树一帜的，“营造起了一种独特的叙事风格与小
说文体，为现代中国女性写作增添了新的色彩”［5］。
在对男性形象塑造时，作者摆脱了小说的传统创作

陈规，消解和颠覆了男性霸权，将男性从神坛拉回

地面。她笔下没有英明神武、坚强不屈的伟丈夫形
象，每一个男性的爱情、事业和生活都不是心想事
成、如己所愿的，人物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缺点和
弱点。正是如此，小说中的男性形象才更符合人性
规律，从而栩栩如生，如在读者身边眼前。杨绛并
不是女权主义者，她不带有性别歧视，将男性和女

性放在同一个平台上展览，给予一视同仁的真实反

映，男性与女性没有高下优劣之分，都是平等的

人，将人性的复杂和多面全部呈现。杨绛在小说中
也刻画了一些庸俗浅薄的女性人物，如不学无术的

( 下转第 96 页)

09 中 北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2014 年第 1 期



2011( 9) : 13-15．
［3］幸坤勇． 文人画的发展及演变［J］． 包装工程，2010
( 4) : 9-11．

［4］宋玲玲． 顾恺之“以形写神”观探析［J］． 安徽文学( 下
半月) ，2011( 1) : 8-10．

［5］王芳． 试论中国画的线外之“线”［D］． 北京: 北京服装
学院，2010．

［6］陆琦． 纯真与自由的线条［N］． 美术报，2011-10-12
( 8) ．

［7］王明辉． 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设计的关系［J］． 才智，

2008( 11) : 12-15．
［8］龙乐静． 试论中国画的线条在人物画中的运用［D］． 北
京: 中央民族大学，2007．

［9］宗宏岗． 谈宋代绘画中的理学观念［D］． 重庆: 重庆大
学，2006．

［10］张宇明． 论当代中国画创新［J］． 文教资料，2011
( 22) : 5-8．

［11］高明月． 谈中国绘画的线语言［D］． 重庆: 重庆大学，
2005．

( 上接第 90 页)

施妮娜、捕风捉影的姜敏( 《洗澡》) 、争风吃醋的朱
丽和周逸群( 《大笑话》) 等。杨绛在人物形象塑造
上实现了男女平等，“男女平等”不再是女作家涕泪
飘零的哀怨和声嘶力竭的呼吁，而是可以温和、平
静、巧妙地融入在小说的人物形象里。杨绛的小说
以及小说中的男性没有对国家大事、政治风潮发表
自己的看法，但作为“五四”之后第三代女性知识分
子，她毕竟生活在以“革命”、“救国”、“建国”为主
题的时代里，杨绛对社会有深刻的关切意识，在塑

造人物时不时渗透了自己的情感倾向和思考认识。
《洗澡》中许彦成在新中国成立后，积极主动地投入
祖国的怀抱，自认为热爱祖国，却被要求“把屁股
挪过来”［3］432。“三反”过后，他只希望离文学越远
越好，认为明哲保身最重要，事业发展更无从谈

起，知识分子的政治热情、自尊自信逐渐消散失
落。“小说家在作品里展现了最高的智慧; 他用最
恰当的语言，向世人表达他对人类最彻底的了

解。”［10］345杨绛也正是如此，塑造了一系列男性形
象，以冷静客观的笔触委婉表达了她对人性和社会

的深刻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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